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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兒子回老家，順便在老家住一晚，陪
陪父母。晚上七點多鐘，小姨父和小姨來
我家串門，特意送來六隻珍珠雞。小姨去
年送給我家兩隻，長大發現都是公雞，就
宰殺吃肉了。這種雞肉實、筋道，味道比
村裡的小笨雞要好一些。

兒子護着珍珠雞，一直不讓殺。凡是他
看着養大的兔子、鵝、狗，誰都不准殺也
不許賣。瞞着他殺那兩隻珍珠雞，費了我
不少心思。小姨知道兒子喜歡，又把孵化
剛一周多的小雞送來。她倆到我家沒多
久，四姨也來串門。

閒着沒事，我提議幾個人一起打撲克，
玩夠級。父親、小姨父、鐵哥們和我四個
人，把飯桌當牌桌，剛玩了兩把。妹妹突
然來電話。小外甥摔着了，不哭不鬧不說
話，看上去迷迷糊糊想睡覺。我問她小外
甥吐過沒，平時這個點是否睡覺。妹妹回
答沒吐，這個點也差不多該睡了。我告訴
妹妹，小外甥沒吐的話應該問題不大，讓
她注意觀察。
又摸了一把牌，剛發出去幾張，妹妹再

來電話。小外甥還是不說話，只是說想睡
覺。妹妹害怕，想讓我陪她們去趟醫院。
從妹妹的描述中，我聽出問題，趕緊叫上
妻子出門。妹夫沒讓我開車，幾個人一輛
車快速朝醫院趕。一路上，我幾次觀察小
外甥，單憑近距離觀察很難察覺他是想睡
覺還是淺昏迷。下了車，正準備去放射科
拍CT片，小外甥哇一口吐了，噴射狀嘔
吐。看到這，我的心一下惶恐起來，覺出
情況不妙。
剛下車，醫院內的燈光不是很亮，我急

忙跑回幾步觀察。在手機燈光下，沒太看
清吐出的東西，只是有些暗紅色的碎末。
妹妹帶着哭腔連連驚呼不是血是什麼？不
是血是什麼？得知小外甥下午喝羊湯時吃
過幾塊羊血，確定他吐的是沒消化完的食
物，但我懷疑他是頭先着的地，擔心腦出
血。而妹妹、妹夫，自然不會懂。
小外甥難受，第一次做CT時一直動，掃

出來的影像只有兩三層能看清，這兩三層
沒問題。等小外甥睡着，薛主任又給做第
二次掃描，這一次發現問題，然後再一次
掃描。三腦室、四腦室和側腦室均有少量
出血。因事發突然，我趕到前已電話諮詢
內科楊主任，他見我沒去找他主動來到放
射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決定轉去縣醫
院。

為節省時間，我打電話給分管院長李富
磊，申請用我們醫院的一輛120救護車護
送。得知小外甥情況危急，她一口答應。
去縣醫院的路上，小外甥又吐了一次。到
縣醫院後，再次覆查CT。結果與我們醫院
掃描的一樣，三、四腦室和側腦室有出
血，量比之前掃描的CT上顯示的要少。出
血量不大，採取保守療法。在縣醫院住院
輸液，隨時觀察病情。等小外甥輸完液，
已經凌晨一點多。看他表現相對穩定，醫
院病房裡沒有閒置的地方可以休息，我到
醫院門口找了輛出租車，跟妹妹妹夫叮囑
了幾句，叫上小外甥的哥哥和妻子一起回
家，留妹妹、妹夫在醫院照看小外甥。

三人叫出租車到我們醫院，我再開妹妹
家的車去她家關空調，之後騎她的摩托車
去我老家。到老家時，已經是凌晨三點半
多。次日早晨五點五十，我起床洗刷。兒
子報了個暑期跆拳道班，我們得七點半前
把他送到。妻子科有人提前請假，沒法去
縣醫院看小外甥。我和母親一起，送完兒
子和妻子，又火速朝縣醫院趕。
小外甥的情況穩定，表現比頭一晚好。

病房裡的其他人對他都挺關心，有位大姐
給小外甥一個蘋果，興許餓了，看他啃得
很享受，可惜啃完即吐。讓他喝了點水，
喝了也吐。小外甥這種情況，按說活動愈
少愈好。怕他哭鬧，我到院外超市給他買
了一輛電動小塑料車，帶翻斗的那種。然
後陪他一起玩。小外甥一度被逗樂，看上
去精神了不少，心情也好了很多。他脾氣
倔，只能多哄着點。

上午十點多，小外甥從睡夢中突然醒過
來，哭着找媽媽，哭着找舅媽，哭着找爸
爸。這也可以看出，在小家伙心裡，他媽
媽、舅媽和爸爸的重要。只是他不肯讓妹
夫抱。我一直陪護在小外甥身邊，陪他
玩。看到他時不時緊皺幾下眉頭，知道他
一定很難受。小家伙才兩歲半，當他哭鬧
着嚷難受時，我的心揪得十分疼，是一種
愛的疼，是一種憐的疼。這麼小的孩子懂
啥啊！居然會硬生生說出「難受」這個詞
來！小外甥這次腦出血，完全是一次意
外。妹夫平時很疼愛他，常常把他抱在懷
裡，有時把小外甥一下下舉過頭頂，樂得
小外甥咯咯笑。他雙手托住小外甥的腋窩
一次次把他舉起來時，有好幾次我都想提
醒妹夫注意。只是看他們父子倆嬉鬧得開
心，幾次都欲言又止。

看到孩子病情平穩，我才從妹妹的口中
一段段還原了事實。前一天下午，妹妹家
的鄰居殺羊，去妹妹家叫妹夫去喝酒。第
一次叫，妹夫沒去。第二次再到妹妹家
叫，妹夫覺得實在是盛情難卻，就去了。
他喝了點酒，回到家又跟小外甥嬉鬧。妹
夫坐在椅子上，小外甥站在妹夫腿上，面
對着他爸爸。妹夫雙手托舉住小外甥的腋
下，任其一跳跳玩耍。
可能是喝過酒的原因，一個沒托住，小

外甥仰倒下去。至於是後背還是頭先着
地，妹夫已經嚇糊塗了，一直沒說清。妹
妹轉述說，小外甥摔倒後，突然不再嬉
笑，一直傻愣愣的不說話。喊他也不回
答，就只睜着眼睛看。妹夫看到這個情
況，四五分鐘不見小外甥說話，心裡害怕
了，快四十的男人，一下子哭了。妹妹在
小外甥摔到地上的當時，就哭了起來。緊
急護送小外甥去縣醫院途中，妹妹又幾次
落淚。我揣着明白裝糊塗，一路都在安慰
他們。其實，一車人中，最了解小外甥傷
情的是我，危重程度，也是我第一個察覺
的，只是一直沒敢說，怕說出來大家控制
不住情緒，反而影響小外甥的病情。住院
第二天下午，看到小家伙神志清醒，我才
一點點透露腦出血的危重程度。
很多父母，習慣跟孩子一起嬉鬧。嬉鬧

可以培養、增加親子感情，這是有益孩子
身心成長的，但嬉鬧得有方法、懂分寸。
像托舉孩子、拋舉孩子這類行為，能免則
免。雖然哪一個父母都不會故意弄傷孩
子，但不想並不意味着不會發生，因為個
別時候，拋舉會失手。
接下來的治療效果，還有待觀察。折騰

了兩天，我已深感疲憊。先會兒與小外甥
通了次電話，聽出他思路清晰、表達流
暢、吐字準確，推測傷情又有所減輕，很
是欣慰。
孩子跌倒、摔傷、掉床，常見也常聽

說，一般都無大礙。只是一般無大礙不代
表一定不會有危險。逗孩子玩，把其舉過
頭頂，甚至舉舉、拋拋的常有。就像妹夫
把小外甥跌傷前不相信會出意外一樣，常
常如此，卻沒人敢輕易用這種後果勸誡。
拖着已經跟不上節奏的有些呆滯的目

光，使勁盯在面前的字句上，匆忙把這個
遭遇記錄下來，是希望這事能被更多人知
曉、警惕，並引以為戒。再想與孩子嬉鬧
時，一定謹慎、謹慎、再謹慎。

卜人善為隱之

震後隨想
小狸寫這篇文章的
時候，正是九寨溝7級

地震發生第24小時。謝天謝地，現在
已知這次強震基本算是落在荒山野
嶺，處於震中的阿壩州九寨溝縣漳扎
鎮，當地人口密度僅約為每平方公里6
人；而且地震發生時間是晚上9點，大
多數人基本都正在外面吃飯、活動，
被悶在樓裡的概率相對低。
另一方面，由於正值暑期，有數萬
名遊客聚集在九寨溝景區，尤其地震
發生時，誰也不知道情況，還聽說有
酒店塌了，真是讓人捏着一把汗了。
寫這段稿的目的是想說，雖然以目
前的傷亡數字看，此次九寨溝地震遠
不如當年的汶川和雅安慘烈，但危急
程度和事件的根本性質是一樣的，尤
其是在災害剛發生的這段時間，一切
都是未知，並沒人可以派定心丸。但
是，此次震後的感覺卻和之前的並不
太一樣。可能之前互聯網不發達吧。
還記得9年前的汶川地震，那時候還沒
有微博和微信，消息通過廣播電視和
台式電腦傳出後，所有人皆屏氣凝
神，每一個人都盡最大努力用自己的
方式傳遞着大愛。有90後第一時間背
起背包奔赴災區當志願者，有乞丐掏
出一把硬幣投入賑災箱，全球華人積
極捐款捐物不分國籍、宗教、政見，
相關的各行各業停休月餘堅持在一
線……那一年，香港的老百姓捐出了
130億港元，連同政府的90億，齊齊
把220億港幣送到了災區。
4年前的雅安地震，其時微博微信方
興未艾。在那次嚴重災害中，很多人
發現了自媒體和社交平台在傳遞信息

上的速度優勢。一時間，很多傳統媒
體人比對着微信群裡的最新動態和電
視遲到的現場報道發出各種感慨，而
微博上充斥着大量或真或假的前方消
息、以訛傳訛的謠言、有識之士的分
析以及基於之前汶川援建後遺症而引
發的猜疑。那一年，香港的互聯網上
出現了網民拒絕捐款的事件，也有媒
體質問當年汶川的五六百億捐款去哪
了？
而九寨溝地震，身處一個微博微信

就像空氣一樣必不可少的時代。災害
發生後，網上呈現出一種與前兩次都
不一樣的詭異氣氛。與地震相關最龐
大一個族群，竟是各種「蹭熱點」
的。比如不少公司企劃連夜P出蠟燭祈
福的圖片，再配上公司的Logo、公眾
號的二維碼，甚至還有公司的廣告
語，企圖借勢營銷；有保險代理趕
緊加推產品；有涉嫌抄襲的熱播劇
作者及時表白「自己是四川人、祈
福老家」，然後話鋒一轉強調自己
沒抄襲，從而因被網友唾棄「地震熱
點也蹭」而躍上了微博熱搜榜；有騙
子抓緊時間假冒慈善團體募捐；還有
一眾抖機靈的人大發朋友圈讓前幾天
晒軍裝照的去救災、或者說自己願意
收留災區面容姣好的妹子……而更多
的人表現出「無感」，微博熱搜榜不
到中午就已經又被娛樂八卦收復失地
了。
雖然嚴重性完全不同，但9年間三次

地震確實表現出了不同的情緒，而這
種情緒的變化，其實和地震嚴不嚴重
並無太大關係，和網絡可能也沒多大
關係。

狸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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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卦容易斷卦難，
拿卦爻辭望文生義，

「強作解人」，每每得出不着邊際的
結論。前人認為繇辭義淺、易象義
深。除了卦德之外，還要就占問之事
與卦象爻象配合。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這裡「包犧」就是「伏羲」，
學易之人當知前賢定論，一致認為伏
羲作八卦。八卦在不同情況之下，可
以代表天象、地理、人文等等。乾為
天，又為日；在人事為父；在肢體為
首等等。斷占必須隨機應變。
前文提過南北朝時的趙輔和，再介
紹與他有關的兩次易占。有人父病，
託朋友筮問，得地天泰卦，以為吉
象，求問者大喜而歸。這泰卦坤上乾
下，最基本的意義是地氣下降而天氣
上升，象徵陰陽兩氣相交，《易傳》
說：「天地交，泰。」卦辭則說：
「泰，小往大來，吉，亨。」今天北
京故宮的交泰殿即是泰卦取名。
趙輔和得知此事，卻說是「父入土」

之象，所以必死！後來果然。為什麼趙
輔和於上卦坤卦取象為地，下卦乾卦
則取人物為象作老父論？當中的道理
一說就明。因為事涉求問者父親的病
況，卦中得乾體就只能解作老父。坤
體則以問父病與老母無關，所以不取
母象而反取地象。地即是土，土即是
地。地在上而父返在下，趙輔和所處
的時空沒有地下鐵路或者地下城，故
可以斷定此病父必死。這也是「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的應用實例。
趙輔和另一次為人占問父病，得出
本卦為乾卦，共四爻變動，得變卦為

火地晉卦。兩卦的卦辭都不見凶象，
趙輔和卻用「京氏八宮」來斷占。原來火
地晉卦是乾宮的「遊魂卦」，結論是「父
為遊魂」，「能無死乎」？按京氏八宮
之例，六十四卦之中，有八個卦是「遊魂
卦」，八個卦是「歸魂卦」。《十翼》不
講這一套，但是京氏易是漢易其中極為
重要的一派，學易者不可以忽略。
到了清初，已刊行的易說多達三千

餘種，易例可謂數以萬計，讀不勝
讀。清儒江永《河洛精蘊》有云：
「占法有隨卜人之解說而應，不必依
其本義也。辭凶而卜人善為隱之……
果以吉應。」這就牽涉更高層次的理
解領悟。筆者曾為一位身為「專業人
士」的友人筮問受其監管機構審查之
事，得出《比．六三》：「比之匪
人。」從爻象來說，比卦是一陽五陰
卦，除了九五之外，全是陰爻。六三
失中失位，貼身的二四爻和相應的上
爻都是陰爻，爻辭在比卦之中又最
凶。如何可以取吉？這就要結合事情
的實況，友人其實遇上是無妄之災，
出毛病的是其同行。友人從來沒有
「比附」任何人，只是受了「匪人」
拖累。所以「比之匪人」的辭意就完
全跟事實對上榫頭了。後來經過一番
聆訊，朋友果然得直，被證為無辜，
不必為罰，虛驚一場矣。《河洛精
蘊》又有言：「卜筮之道，先人謀而
後鬼謀，事有當行當止，斷以義，無
事謀諸鬼神也。」
點滴愈講愈多，就此打住，否則本

欄要改名為「潘國森談易」了。最後
有一忠告給學易的朋友，就是操術者
宜與權貴保持距離，千萬不要走得太
近。故事就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講了。

（學易點滴之六，完）

在書展中買了一本《潮汕老厝》，憶起童
年時的生活，也引起一陣陣的鄉愁。

其實我是一個十足的「香港仔」，童年時隨父母居於香
港。母親早逝，才回家鄉住了幾年。後離家鄉外出升學，並
隨抗日時期的流浪而成為一個「遊子」。往後長居香港，在
此成家生兒育女，廣州話是第一語言，並且不帶鄉音。不知
底細的說不知我是潮州人。在港居留像我這樣的潮州籍老
人，說起廣州話，總帶潮州腔，而我沒有，有些同鄉覺得奇
怪。也許我是有語言天分，或許是我的小家庭長年說的是廣
州話，兒女子孫都不會說潮州話，因而潮州話成為我的第三
語言。第一語言粵語，第二是普通話（即國語），然後才輪
到潮州話。
翻開這本「老厝」，它的開頭寫道：散佈四海的潮州人，
無論身在何方，財富多少，地位高低，在他們心中有一個字
永遠是神聖的，這個字使他們百感交集，熱淚盈眶。這個字
就是「厝」。潮汕的厝，是潮汕人的根，是四海潮人夢魂縈
繞的精神家國和他們心靈深處的永恒的故鄉，是他們生命力
量之源，是他們披荊斬棘、努力奮鬥的動力！
我小時候在家鄉聽說，因為潮州人當年曾為清廷平亂（大
概是指太平天國）有功，因此潮汕的「厝」的屋頂，其檐邊
可以雕刻成類如北京皇宮建築般的華麗，說這是全國其他各
地所沒有的。當年澄海的陳慈黌家族一如福建陳嘉庚一樣，
二十八歲隻身到達泰國設立「陳慈黌行」，並在汕頭、越
南、新加坡等地遍設分支機構，生意愈做愈大，陳氏家族登
上了「泰華八大財團之首」的寶座。
今天，陳慈黌故居中的木石雕刻，華美精緻，與故宮比
較，不遑多讓。而澄海蓮花峰下依山傍水、前低後高的「七
壁連」民居，揭西棉湖鎮慈濟古宮至今仍在使用的戲台，都
是難得一見的古蹟。我在家鄉的老「厝」住過幾年，老厝在
記憶中也是畢生難忘！

潮州老厝

最近到大會堂去欣賞
舊上司的藝術歌曲演唱

會，除了享受到他和一群志同道合者
對音樂的熱誠，還有對生命的熱愛。
他剛退休，與一些也曾在職場叱咤風
雲的朋友經常聚會練歌。沒有職務纏
身，他們更享受音樂的樂趣。由於到
處有移民了同樣愛唱歌的同學，他們
竟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巡迴演唱」，
租來簡單的地方，請朋友欣賞，過着
樂韻悠揚的晚年生活。
我有一女朋友退下教師工作後更瘋
狂，每天都去學唱歌、學彈琴，常一
班同學租來市區的會堂，打扮漂亮如
歌星，開小型演唱會，甚至在星光大
道表演。她說：「音樂豐富了我的下半
生。」有許多人年輕時為了家庭和事
業，一頭栽在生活裡，漸漸把自己的
愛好淡忘了。退下火線後如能找着合
拍的朋友，心中那團火便會再燃燒起
來。我們不時都會聽到「老人樂隊」
這名稱，多是年紀大了沒有家累，幾
個熱愛音樂的人聚在一起重温年輕時
的情懷。香港有一支樂隊名「温的
風」取自英文Wonderful，成員年齡合
算過三百歲，曾在銀杏館表演，唱老

歌，甚受歡迎。
在上海的和平飯店，有個老人爵士

樂團，許多人慕名前往，緬懷舊上海
情調。在武漢市，有一群被喻為最快
樂的老人，他們是一支長者民樂隊，
玩中樂，二胡、月琴、揚琴、笛子、
黑管、琵琶、三弦等。八十多歲的陳
老本是老年大學二胡班的老師，退休
後也不能沒有音樂，於是組織了這個
經常瀰漫笑聲與樂聲的樂隊。據悉廈
門和台中市也有老人樂隊。
音樂最能觸動人心，輕快的樂曲，

令人心情愉快，加上一班志同道合的
朋友，晚年的日子必定過得分外快
樂。「快樂」二字不就是輕快的音樂！

樂韻暮年

那時，因為在北京第六中
學做寄宿生，位於天安門附

近，走幾步就到，沒事便經常和幾個同學去天
安門廣場散步，夏季時，特別是夜晚，就坐在
廣場上聊天。那裡總是聚集着三五個年輕女中
學生，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台階上，用裙
裾撥風散熱。
但是，很多的是去公園。天安門左邊便是

中山公園，原來叫社稷壇，右邊是勞動人民文
化宮，以前是太廟。明清時維持周代以來左祖
右廟的慣例。但現在我們只記得中山公園了。
中山公園是那時常去的地方，傍晚時散步就可
以去。尤其是夏天，那時沒冷氣，就去那裡消
暑。但並沒有更多的冷飲可喝，偶爾碰到售賣
冰棒的小販，咬一口冰棒，透心凉，就已經心
滿意足了。
那時，最喜歡夏日的周末園遊晚會。周六
晚上，公園裡張燈結綵，在我們看來好像是喜
慶日子。最主要的節目是五色土裡的舞會，那

時我們只是中學生，根本沒有資格跳舞，即使
沒人管，偷偷下場也可以，可是又不會跳，只
好做個忠實觀眾，站在圈外參觀而已。
幸好還有其他節目，主要便是電影。那時

在露天放電影，分為三處，拉開距離，互不影
響，隨你喜歡看哪一部。看電影往往是最受歡
迎，那銀幕是在某處一搭，如果觀眾太多，也
可以跑到背面去看，雖然影像反了，但也勝過
完全看不到呀。電影之外，當然還有其他玩藝
兒。在我們當時的眼裡，十足是「嘉年華
會」。
我有時胳臂上還夾上幾本書，跑去公園，
好像是去讀書的樣子，其實到了那裡，哪會有
心讀書？坐在涼亭裡打盹才是真的。公園裡靜
悄悄，鳥兒高飛，偶爾停在樹梢，時高時低地
鳴叫，風微微拂來，睡神催促，不知不覺就睡
過去了。等到驚醒過來，已是夕陽西斜，天色
昏暗，該回校去吃晚飯了。
那時，音樂廳還是開放式的，坐滿了聽

眾，還有人想聽，可以站在周邊。有一次舉行
詩歌音樂朗誦會，許多名家如孫道臨也都出
場，在配樂聲中朗誦著名詩篇。到了前些年重
返北京，去看韓國女小提琴手的演出，音樂廳
已經給封成室內的了，如今不能像以前那樣，
可以站在周邊免費欣賞節目了。
我還在那裡看過舞劇，不記得叫什麼了，

僅知道叫紅什麼，那是文革期間。可是那舞劇
劇情如何，我已經完全模糊了，只隱約想起似
乎是講述太平天國時期女兵的故事。
在我臨離開北京前，詩人蔡其矯約我去中

山公園水榭喝茶。水榭是什麼樣子我也憶不清
楚了，但喝茶的情景卻還記得。當時我們照了
一些相，以為可以留下紀念。不料沖曬相片出
來，竟是模糊一片。他回信給我時，還慨嘆：
處理底片之過也。那時，內地彩色膠卷還是很
稀有。
時光如流水，一去不復返。蔡其矯也已在
十年前離開這個世界了。

中山公園就在附近

謹慎嬉鬧

其實早在去年年
頭的時候，一位內

地導演朋友邀請我拍攝有關張國榮
的紀念特輯，因為他們想邀請很多
張國榮生前的好友或是合作過的夥
伴受訪，希望透過這些嘉賓的訪
問，了解更多張國榮的燦爛歲月。
自從那一次訪問過後，拍攝紀念

特輯的內地導演有一天跟我聯絡，
他原來經常收聽我的電台節目，而
我的電台節目其中有一部分是每天
跟聽眾重溫一張黑膠唱片，這位導
演便說：「你這個節目可以變成視
頻節目，還可以邀請這些曾經推出
過黑膠唱片的歌手們接受訪問。」
經過多次見面及商討之後，我們

決定開始拍攝這一個節目，而且導
演更找來一些投資者參與，所以從
去年十月開始，我們便為這節目正
式開工，不經不覺已經邀請了十多
位有分量的歌手接受過訪問。
在拍攝的過程中，其實也遇上一

點困難，事緣從來我的音樂節目都
不是由自己去邀請歌手接受訪問
的，因為通常在電台主持節目，都
是一些唱片公司的朋友們問我們有
沒有興趣訪問某些歌手，但這一次
就要由自己來聯絡那些歌手，還要
跟他們解釋整個節目的拍攝過程會
怎樣；因為這是一個未正式推出的

節目，自然有某些歌手可能會覺得
拍攝出來是怎樣呀，所以也有點猶
豫；不過都很開心，因大多數邀請
的歌手，他們也二話不說地應承接
受訪問，當中包括有王傑、林子
祥、關淑怡、草蜢等等，同時拍攝
這個節目也可證明自己的友情價值
有多少。
還記得最初邀請王傑拍攝這個節

目的時候，自己也猶豫了數天，因
為他這麼受歡迎，而且自己跟他的
友誼都很不錯，如果他拒絕了我，
可能我會覺得很失落，結果還是鼓
起勇氣打電話給他。但因為他經常
要在內地巡迴演唱，工作十分忙
碌，所以，他說：「如果要到香港
拍攝可能會比較困難，但如果你的
拍攝團隊可以到深圳的話，我有兩
天會在這個地方工作，我便可以配
合拍攝接受訪問。」結果我們的團
隊便一起到深圳某酒店，去到他的
房間進行拍攝。
因為很久沒有跟他見面，我們也

談得非常開心，而且他也給了我很
多意見，結果節目推出之後，反應
非常好。所以接下來我還會努力地
邀請更多不同類型的歌手，跟他們
暢談黑膠唱片年代的製作過程，以
及有趣的事。但願我們整個團隊的
努力得到觀眾的欣賞及支持。

新的突破
潘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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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平飯店老人爵士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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